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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地狱》：

只此一生，此生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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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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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好电影纷至沓来，引发

热议的都市话题片《好东西》、热血

励志的动画片《雄狮少年 2》，还有

这部首次聚焦香港殡葬业的剧情

片《破·地狱》。

说起殡葬题材，脑海里马上会

浮现日本经典电影《入殓师》、疫情

期间上映的反映武汉殡葬业的影

片《人生大事》，还有以写悼词为线

串联起来的北京故事《不虚此行》，

演绎出了世间的人生百态和生死

之义。

观看此类影片，总是能获得一

种沉浸式的感动，在怀念先人的同

时，也洗涤了自己的心灵，启迪我

们重新反思生活的意义。是的，就

像《破·地狱》台词里说的那样：人

从一出生，生命就开始倒数了。如

何过好这一生？是我们每个人都

逃不过的人生命题，电影里也许有

你要找的答案。

《破·地狱》将 2011 年被列入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地狱”仪式搬

上大银幕，为我们展开一幅幅香港

市民的人情画卷，生动、感人，一上

映就破了香港电影的开画票房纪

录 ，目 前 已 登 顶 香 港 影 史 票 房 冠

军。可见，电影捕捉到了香港民众

的心理诉求，为每日奔忙讨生活的

行人提供了可以暂时得到放松和

抚慰的一方场所。

电影展现了五场死亡仪式，被

玛莎拉蒂豪车撞死的“富二代”、年

少夭亡的男孩、有同性情谊秘密的

妻子、突发疾病去世的莲姐，最后

是从事了一辈子殡葬行业的喃呒

师傅文叔静静地离去。通过这几

场 葬 礼 ，也 展 现 了 香 港 的 地 方 文

化、风俗传统和时代风貌，冒着热

腾腾的烟火气。

逝者连接着生者浓郁化不掉

的情感：母子情、恋人情、邻里情、

父女情、兄妹情。出现的每个人物

都有血有肉，说的每句台词都掷地

有 声 ，那 位 舍 不 得 儿 子 的“ 疯 母

亲”，舍不得恋人的“女友”，还有舍

不得莲姨离开的文玥，最后共同主

持 父 亲 葬 礼 、相 拥 痛 哭 的 兄 妹

俩……，每一幕都让人泪目。

影片采取了双男主叙事，道生

和文叔无疑是影片的灵魂人物，一

位是殡葬经纪新人，一位是为亡灵

超度的前辈喃呒师傅，二人一文一

武，组成里应外合的殡葬店搭档。

但是这对搭档刚开始合作并不和

谐，本来从事婚礼仪式策划行业的

道生因为疫情影响，生意不景气，

转行接替了明叔的职业，是为了快

点 挣 大 钱 ，解 债 务 高 筑 的 燃 眉 之

急。介绍道生入行的明叔说“这一

行有心跳、有呼吸就会做”，太多人

只是把这个低门槛行业当成谋生

的职业而已，刚入行的道生也不例

外。

生命很残忍，道生从事了这个

行业，就得从喜庆的红事转为悲惨

的 白 事 ，直 面 赤 裸 裸 冷 冰 冰 的 尸

体、人骨，刚开始难以适应，处处碰

壁，与秉持传统的文叔也是冲突不

断，矛盾丛生。但是在主持了一场

场葬礼之后，道生发生了深刻的心

理变化，尤其是为丧子母亲超度儿

子，他感觉到帮助到他人的价值，

才真正了解到这个行业的意义，从

心 里 开 始 真 正 尊 重 逝 者 ，正 是 这

样，他才会在死者被搬运时嘱咐搬

运工不要叫死者为“鱼”。

葬礼经纪人、喃呒师傅、殡葬

师、入殓师、悼词人都是连接生者

和死者的摆渡人，影片中的道生和

文叔也是，只不过一个超度先人，

一个超度生人，道生粤语的谐音就

是“渡生”。二人代表着传统观念

和现代文明的交织和碰撞，亦师亦

友，彼此影响，互相救赎。道生在

被文叔纠正的同时，他也改变了文

叔。编导给道生写了一句点题的

金句台词：“活人也有很多地狱，喃

呒师傅破的是死人的地狱，殡葬经

纪破的是活人的地狱。”这也点明

了 他 的 使 命 ，葬 礼 是 办 给 活 人 看

的，了却的是活人的心结，破的是

活人的地狱。这个观念也潜移默

化地影响了文叔。

文叔是典型东亚父亲的形象，

心怀慈悲却保守守旧、善良正直却

顽固不化，被根深蒂固的祖辈观念

所限，认为有月经的女性不干净，

喃呒只能传男不传女，这也导致了

错位的家庭悲剧。儿子不喜欢这

个行业却被父亲逼得走投无路，只

能继承衣钵，做喃呒师傅混日讨活

路；女儿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崇拜

自己的父亲，一心想做喃呒师傅却

被拒之门外。最后是道生抵制住

同行的压力，完成了文叔的遗愿：

让自己的一对儿女共同主持自己

的葬礼，完成破地狱的仪式。在遗

言中，文叔也表达了对女儿深深的

歉意，这种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

亲情让人感怀。

可贵的一点是，电影主创的气

度和胸怀很宽容，他尽量保持客观

中立，全面去理解电影中每个角色

的想法，毫不偏颇。每个人物身上

都有优长缺点和灰色地带，生动立

体，真实可感，心理逻辑自然合理，

这也符合生活本来的面貌，哪有那

么多的非黑即白。

除了道生和文叔，文叔的女儿

文玥的形象也特别鲜明，有个性，

让人印象深刻。文玥好强，有责任

有担当，做的职业也是救人于危难

之中的救护员，但被重男轻女的传

统观念压制，饱受委屈，在夹缝中

生长。

主创尽量挖掘出人物微妙的

心理变化，全景式地去展现，就连

有点“废柴”、窝囊的哥哥，影片也

给 予 了 他 心 理 诠 释 的 空 间 和 篇

幅。志斌被父亲寄予厚望却又让

父亲失望，他惧怕妻子又想给儿子

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他没有主

见，懦弱自私，被两个家庭牵扯，上

有父亲下有妻儿，最后为了儿子前

途还是选择跟着妻子远走他乡，忍

痛留下中风的老父亲，让妹妹一人

承担。

最后，主创怀着极大的善意让

兄妹二人通过为父亲破地狱的仪

式放下了心结，达成了和解。破地

狱，破的不仅是九层地狱和焚恶业

火，还有人的执念、偏见、障碍、罅

隙、困境，是渡亡魂，也是渡众生。

道生也被文叔的葬礼感染，破

除了自己的地狱之火和顽固观念，

改变了之前不想要孩子的悲观想

法，在影片结尾处感叹：“有机会来

到这个世界已经赚了，比起担心什

么时候下车，不如好好享受这段旅

程，好好欣赏沿途的风景，这一生

才不虚此行。”

这也启发了坐在大银幕之前

的观众。是啊，每个人都仅有一次

的人生旅程，怎能不珍惜呢？在有

限的生命里，要学会珍惜自己，珍

惜自己和亲人、朋友的美好缘分、

情谊，尽量不留遗憾，好好过这一

生，愿我们每个人都从中感悟到生

命的真谛。

联想起前几日琼瑶女士的花

葬 ，她 以 极 其 浪 漫 的 方 式 翩 然 而

去，生如夏花灿烂，逝如雪花飘落，

晶莹剔透，明镜止水，把这一生活

成了一首诗。

凉 风 有 信 ，秋 月 无 边 ，电 影

《破·地 狱》的 英 文 名 为 The Last

Dance ，就让我们舞好这一生，待到

人生终点，可以问心无愧，觉得此

生值得，不虚此行。

三年前，在现实主义与传统文化

中的勇敢探索，却在饱受争议的风波

中黯然收场的《雄狮少年》为观众留下

了深刻印象。如今，《雄狮少年2》接棒

而来，让舞狮的阿娟一头扎进残酷的

擂台，不再举着狮头舞姿翩跹，而用血

肉之躯去搏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相

比第一部的乡土与舞狮，续作用格斗

这种“刀尖舔血”的竞技方式，描绘出

浪漫与现实的碰撞与纠缠。

传统舞狮与现代擂台的错位

前作中，阿娟舞狮是一场略带奇

迹色彩的励志传奇。戴上威武的狮

头，便能稍稍卸下真实生活的沉重，似

乎只要跳得够高，命运就能被踩在脚

下。《雄狮少年2》里，阿娟和他的伙伴

们进入大城市，面前不再是梅花桩，而

是更加硬核的搏击擂台。两部影片看

似在同一语境下讲中国文化，实质却

是南辕北辙：舞狮象征喜庆、节日和艺

术传统；格斗却干脆撕掉所有观赏性

的光环，将人拖进血与骨的交战。

这种由“表演”到“竞技”的转向，

也暗示着影片对“成长”的理解。第

一部的阿娟尚是十几岁的少年，觉得

舞狮就是一切，梅花桩上一跃仿佛就

踩到了未来。第二部的他则需面对

真正的丛林法则：没有了红布彩绸的

装饰，取而代之的是疼痛、疲惫和被

击倒的屈辱。电影将这两种文化意

象以“一出一入”的方式做了对比：前

者有意回避贫穷残酷，后者却几乎是

“拿着猛药来灌”，告诉观众真正的底

层生活比舞狮比赛艰辛得多。

野草与城市洪流

如果说舞狮象征了少年的天真

幻想，那么“野草”则映射出底层人群

的真实处境。它既是脚手架与荒地

间孤零零的绿意，也是随风摇摆却顽

强生长的喻体。

阿娟居住的破旧出租屋和四处

打零工筹措医药费的困窘，高耸入云

的摩天轮和夜晚绚烂的霓虹，影片多

次以对比的方式揭示野草的小与城

市的大。近乎乡土社会式的互助、温

情，在灯光璀璨的都市中被消解殆

尽。取而代之的是闪烁着欲望光芒

的拳馆、抽取利益的老板，以及铺天

盖地的网络舆论。正因此，阿娟身上

的野草精神更加动人。他没有任何

“神来之手”助他逆袭。每一个关卡

都生猛地砸向他。只有靠自己挺过

去才能在擂台上获得一席之地。甚

至可以说，他的成长是被现实推搡着

前进，而非自我觉醒的励志童话。观

众在观影时可能会感觉一种近乎沉

重的“合理”，因为生活本就是这样

——很多人并不是满怀壮志地选择

挑战，而是被生活逼到别无选择，只

好铆着劲向前顶。

看不见的拳

当阿娟遭受了一场网络谣言和

暴力的侵扰时，影片氛围陡然变得晦

暗、压抑。在城市生活中，格斗台上

的身体碰撞也许还算“明刀明枪”，但

网络口水却像幽灵般无处不在，向毫

无背景的外来务工者倾泻嘲笑与侮

辱。它让主角体会到拳头打在肉上

能反击，网暴直击心灵却无从招架的

苍白无力。

影片用一种近乎自嘲的方式，呼

应了三年前《雄狮少年》第一部遭遇

的“眯眯眼”风波：当时主创辛苦打造

的现实题材作品，被曲解为“辱华”，

淹没在网络海洋中。在信息爆炸时

代里，个体往往无力对抗舆论洪流，

一旦被贴上“假拳”“丑人多作怪”的

标签，便被瞬间淹没在谩骂与诋毁的

浪潮中。阿娟的无助与愤怒、被资本

强权雪藏等等困境都直指现实。影

片借一名正直的女记者来揭露阴谋、

帮助阿娟重回擂台。尽管有些理想

化，但观众于此却感到一丝热泪：在

充满算法与暗箱操作的时代，“求真”

似乎变得弥足珍贵。

告别“童话”

有人担心，影片如此写实，会不

会让整部动画看起来灰暗消沉？事

实并非如此。《雄狮少年2》一面展示

城市丛林的冷酷无情，一面又保留着

温暖的底色：师徒之间的携手，好友

间的支持，女记者的正义发声，都给

了阿娟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结尾

处，当他终于站到那个最高擂台，纵

然满身伤痕，仍要向所有不公大声反

击，这种呐喊自有一种“破茧而出”的

快意。

不过，此处的胜利并不代表万事

大吉。影片很克制地告诉观众：城市

化进程不会因某一次擂台比赛就停

止前进，那些野草也可能被下一波推

土机铲除。但阿娟留给我们的，是一

份“我努力抗争过”的信念，而非一次

完美结局的童话。在视觉处理上，镜

头交替于冷峻的街景与热烈的氛围，

仿佛在说：生活仍旧艰难，却也可以

有敞亮的笑脸，野草或许脆弱，却从

不在风雨中轻言倒下。

用另一种“雄狮”定义国产动画

同样聚焦小人物、同样传递热

血，《雄狮少年2》却不甘于重复前作

中夸张的舞狮场面，而是大胆换上了

更硬朗、更激烈的格斗外衣。它保留

了足够的喜剧感和浪漫情怀，又不吝

笔墨去描绘城市冷漠、社会规则严苛

的残酷面向。它试图在一个原本乍

看稀奇的命题里，挖出多重议题：传

统对现代、舞狮对格斗、乡土对都市、

底层对资本、友情对欺压、理想对生

存……每个碰撞都不单单是赢或输，

更是一次又一次自我试炼。

近些年，国产动画常常纠结于到

底要不要继续“古典神话”这条大

路。可《雄狮少年2》证明：只要剧情

足够扎实，角色具备真挚动机，再结

合雄厚的美术和剪辑实力，我们也能

在现实题材里玩出新花样。它让观

众看到，中国元素不必只能“腾云驾

雾”、喊着神魔斗法，还可以落地在当

下街头巷尾，以草根少年的拳脚去

“闯天涯”；所谓雄狮，不只是传统舞

台上的那个华丽狮头，而是任何一个

被逼到无路可退，却依然不肯向苦难

妥协的平凡人。

如果说前作是小试牛刀，那么续

作已是一记直面命运的重拳——它

没有给阿娟铺设太多的“浪漫减震

垫”，相反每一次痛击都扎在实处。

这一刻我们才发现，“雄狮”不仅是一

具表演皮囊，更是一股内里喷薄的倔

强之魂。这也许就是《雄狮少年2》的

野心所在：在光影的世界里，不再遮

掩现实的冷酷，却也不否定野草的生

机，一边引领我们见证肉体与精神的

搏杀，一边点燃心底最柔软的希望。

人生已如此艰难，就用最勇猛的吼声

回敬命运——正是这犹如狮吼般的

音浪，构成了影片不可复制的灵魂，

也让国产动画继续在现实主义疆场

上闪耀锋芒。

岁末上映的影片《小小的我》用

平实温润的笔触摹写出脑瘫患者刘

春和在困境中寻求希望，在挣扎中

追寻尊严的历程，以小见大地展示

出残障青年的生存境况与青春涩

痛，为观众提供了一次反思现实、反

思自我的契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

效益。

边缘群体境况的关注

电影《小小的我》通过刘春和的

故事，反映残疾人在家庭和社会空

间中的生存处境和内心挣扎。可以

说，身体上的残缺像是镣铐，将以刘

春和为代表的残障青年囿于家庭和

社会的格式化之间。

在社会空间的表现层面，本片

几乎残忍地把刘春和抛掷在人群密

集的公共场域，观察他如何接受来

自他人或同情或好奇的目光。影片

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刘春和的特写，

扭曲颤抖的手脚和抽搐的脸颊是他

疾病的象征。当外婆带刘春和参加

生日宴时，他在周围人的窃窃私语

中一次又一次尝试着吹灭蜡烛，此

时的他要接受的是来自银幕内外的

审视目光。运用这种方式，电影如

同社会实验般，让观众切身参与到

对于脑瘫患者的集体凝视，从而意

识到，边缘群体在生活中面临的难

题，往往并非最沉重的负担，来自他

人审视的目光才是最致命的压力。

同时，影片揭示了残障群体在社会

空间中所面临的种种不便，例如部

分公共交通对他们的习惯性忽视，

招聘过程中面临的异样目光等，生

动呈现出残疾人在社会领域的难堪

处境，揭示他们因为恐惧被主流社

会所排挤而产生的存在焦虑和身份

认同困境。

在家庭空间层面，残障人群因

残损所致的异样与苦难不可避免地

影响着家庭的存在形态，而家庭关

系又反过来影响着残障个体在社会

境遇中的生存方式与自我认知。在

家庭空间的表现上，本片没有理想

化地塑造出一个完美和谐、无私奉

献的家庭，而是直接展示了一个父

亲长期缺席、全靠母亲和外婆维持

的“拟单亲”残障家庭，真实地呈现

出刘春和母亲在强势外表下的崩溃

与失望，同时运用闪回镜头交代出

家人曾经真实的想要抛弃刘春和的

时刻。

在关注残障群体的同时，影片进

一步扩大范围，聚焦包括老年人在内

的边缘群体，观察并关照他们的日常

不便，比如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会

进行电子支付等。通过这种关注，影

片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老年人和

残障群体一样，时刻面临着来自主流

社会有意无意的忽视。

温暖现实主义的风格

影片在风格表达上呈现出了多

层次的现实主义风格，不仅仅是对

生活悲剧的单调呈现，而是在直面

现实的艰辛时，以温暖为底色，将现

实主义与喜剧元素巧妙融合，展现

了“现实”与“温暖”两种面向。在表

现青年边缘群体的真实困境时，也

试图为他们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在叙事层面，影片避免了大张

大合的情节转折和戏剧化的叙事结

构，而是通过散文式的日常片段组

接文本，把更多关注点放在刘春和

真实的生活碎片。在直面他因残障

而带来的苦痛的同时，也塑造出外

婆等群体。正是这样的关爱温暖着

他，鼓励他毅然前行。毕竟，生活并

非非苦即甜，正是这样的苦中作乐

才是现实的本来面貌。

从视听语言来看，《小小的我》

大量运用手持镜头和相对晦暗的黄

绿色调，构建出稍显粗粝的真实质

感。自然光和近景特写镜头的使

用，营造出生活空间的更多不确定

性，以及人物内心情感的不安与动

荡，将不加修饰的生活本来的苦涩

样貌呈现于银幕。镜头如针，悄然

窥入刘春和隐秘的私人空间，窥探

他最不为人知的生活困窘——包括

作为残疾人对尊严的求之不得和作

为“20 岁正常成年男人”情欲渴望

的难以满足。正如我们无法切身体

会刘春和的困境，电影镜头也以几

乎冷峻的态度观察刘春和在社会中

的生存，旁观而绝不介入。影片多

次使用偷窥镜头或透过窗户的拍摄

方式，呈现出一种客观冷静的观察

姿态，以非主观化的方式展现最真

实的边缘群体生活。但是当拍摄进

入到刘春和的内心挣扎层面，影片

则会通过特写镜头和仰拍镜头给予

其充分的尊重和理解，这种由视听

语言所传递出的关怀和脉脉温情一

同构筑了影片的温暖现实主义风

格。

个体生存意义的探索

个体对于生存意义的探索，以

及对社会和家庭认同的追寻，是本

片一以贯之的主题。刘春和在人生

的困局中寻找着自救的方式，寻找

着自己生命的更多可能。影片开

场，刘春和艰难爬上天台，在天台上

歪歪斜斜地写下“遗嘱”二字，随即

镜头拉远，呈现全景，仰拍刘春和站

在老旧房屋上，背后是高楼林立的

城市景观。此刻，刘春和的渺小和

他向死而生的心态都在银幕上展现

无遗。

与健全人不同，残疾人的身体

缺陷使他们天生处于弱势地位，尽

管他们竭尽全力，却仍难以真正融

入旁人眼中的“普通”。影片中，刘

春和的每一次行动都是为了证明自

己“普通”的价值，寻求自己的人生

意义。

想要成为普通人，刘春和首先

要做的是脱离母亲的掌控，进入社

会，进而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为

此他积极帮助老年人，教他们使用

手机，同时他广投简历，在咖啡厅不

顾所有人异样的目光，蹒跚着行走

并背诵贯口《报菜名》，只为证明自

己是“记性很好的普通人”。抛弃自

尊时火辣辣的痛楚是他融入社会的

通行证，刘春和近乎残忍地将自己

抛进社会，抛进人潮中，为的就是找

寻自我价值。

此外，对于感情的追求也是刘

春和自我找寻的关键部分，他在偶

遇的雅雅那里找到了自己从未感受

过的生命力。对于雅雅的爱恋可以

看作是刘春和对于健全身体的渴

求。他试图通过拥有雅雅，间接得

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完整躯体。可以

说，刘春和的努力从始至终都在进

行，直至他得知母亲生下了另一个

孩子。这时他在绝望中吞食大量的

糖果，试图以自毁的方式实现“剔骨

还父、削肉还母”，如果活着不能找

到自我价值，刘春和愿意用死亡来

获取自己生而为人的尊严。

《小小的我》作为一部聚焦残障

群体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打破公众对残障人群的刻板印象，

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当然影片也

面临着来自外界的质疑，比如有观

众认为影片对于残疾人的困境表现

有些流于表面，对于刘春和问题的

解决不切实际等等。但是瑕不掩

瑜，影片怀抱着对人性的思考，对残

障群体进行深度体察，这种努力得

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而此类残

障类型影片毫无疑问还具有更大的

创作潜力。未来，创作者们应更加

关注社会现实，关注边缘人群的切

身困窘，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努力创

作出更具时代价值、回应大众关切

的作品。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平凡与雄狮的交响：

在《雄狮少年2》中看见另一种“野心”
■文/徐 驰


